菩提心修要第二十六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
菩提心修要講綱
各位比丘，各位比丘尼，各位沙彌，沙彌尼，淨人，各位早安，阿彌陀佛！請放掌！
我們上一次 上到了庚五 知母念恩與報恩分三科 括弧說當先修四無量心 尤其是「捨」無量心 以使「知母」清淨 這個「知母」清淨 這件事情 有幾件事情 第一我們念知母 念恩報恩 是從最靠近的來修行 最靠近我的來修行 最靠近我到底是誰呢 就是我懷胎十月的那個 那個對我 懷胎十月的那個人 最靠近 是不是啊 你吃她的血 聽她的心臟的跳動 你排便排在她身上 那麼長大出生之後呢 怎麼母親還要 冒生命危險生下你 現在可不用了 現在女人為了漂亮 剖腹生產為了什麼 得龍子 看在什麼黃道吉日 這個今天是 國曆的七月初三的 什麼早上那九點半 是最好的 能夠生下龍子 就在那九點半的時候 一刀剖下去 就哇哇哇出來這樣子 還有這種樣子對不對 為了漂亮 男女現在淫欲深重 還要搞什麼剖腹生產 顛倒當然當然 有的是胎位不正 生的時候母親會受傷 或者是怎麼樣好好 但這些事情在古人來講 那可是怎麼樣 那可是一件 生死交關的事 那麼所以說 她跟我們感覺是很近的 很近的 那麼這麼近的人 那你跟她的感情 到底是怎麼樣的 上一次華航事件 摔機這件事情 雖然我實在 不太願意去提它 但是有個例子 我們可以說 我們還貼出一張新聞 小小新聞 說那個小女孩怎麼樣 她爸爸她哥哥她什麼人 一下死了三五人對不對 那麼從華航的賠款 外加什麼 她因為用信用卡刷卡 因為這件事情 信用卡增加很多賣點 刷卡之後呢 所賠的呢竟然有 好像兩億是不是 一億還兩億多是不是 她那個跟她對立的 那個媽媽 突然間出現 跟她講 喔這是我可愛的女兒 她現在沒有爸了 因為她跟她爸離婚嗎 那麼好我們現在 應該要負起我這 做母親的責任 來照顧我這女兒 她女兒說 你給我閃遠一點 我跟你沒有關係 你呢只是愛錢而已 你從沒有關心過我 現在我有錢了 我能夠自己管理我自己 我雖然才十八歲 我絕對有能力 照顧我這個 一兩億的財產 這個實在是很難理解喔 我自己有沒有辦法 照顧那一兩億 肯定有辦法 拿去蓋廟對不對 那別人她有沒有辦法 我可不知道 是不是女人感情重啊 她要遇到一個男人 存心要騙她 她要不被騙不容易 我們人說不容易 我不說一定 好這件事情我不管 但是你要 這個母親是她親生母親 但她們兩個人 竟然會對簿公堂 所以說到底知母念恩 有時候我講起來 我也覺得寒寒的 你能知母嗎 能不能知母呢 你們自認為能的舉手 就能夠知母恩的人舉手 喂拜託沒有人舉手 你們這些是什麼人 你們你們悟光精舍 那裡有沒有能知母念恩 來來來個特寫 我看到底有沒有 她們到底聽得到聽不到 哇哇哇跑到那裡去了 能不能 你們能不能知母念恩 自亮能不能 能為什麼不舉手 中國人就是這樣 大家都不舉 我為什麼要舉 是不是 那以後大家都沒有尿尿 你就不可以去尿尿。

告訴尿尿大王 悟光精舍那裡 有沒有聽到 聽到的話舉手 有啊奇怪啊 知母不容易啊 它現在來講知母不容易 我現在才感覺 知母真的不容易 還有 自雲現在要講謊話 我跟你講 你對你父親感情怎麼樣 你父親坐在你前面 對不對 還好啦還好這樣 出家人比較特別 很難講 我告訴你他是很疼你的 你的頭痛這件事情 他也很緊張 但你疼不疼他我不知道 是不是開玩笑的 這個是這樣子 要知母 我我回憶我自己好不好 我小學小學我母親 如果不在的話 我放學了 我們小手拉小手 啦啦啦回家了 回家之後呢 我回家都跟同學 邊打鬧邊回家的 我很少乖乖的這樣子，安安靜靜回家，鬧一陣子，丟東西，但我不會去欺負女同學，我就是到處弄，我還當小組長，後來到了小學三四年級，我都跟老師一起回家，我老師很喜歡跟我聊天，為什麼，我小時候就很早熟，所以跟大人聊天，很自然，大人也不會覺得我是小孩子，但是呢？那是在回家之前的是，等到回家的境界，就變了，我一回家，我看不到我嗎嘛，我老菩薩啊，天昏地暗，立刻像抓狂一樣，像失神落魄的人一樣，像那個家裡寶貝不見一樣，也向掉了頭或沒腳了，突然間不見了，我發狂的到處去找，把那個什麼市場，三姑六婆哪裡啊 隔壁啦那時候沒電話 用跑的我媽咪有來嗎 我就這樣問 我媽咪有來嗎 沒有啊那所有的人在笑 這傢伙神經 看不到媽媽就抓狂 然後我都不管別人 對我的異樣眼光 趕快跑 伯母我媽咪有來嗎 沒有 甚至於我要跑到那裡去 跑到我媽媽常常買水果 買什麼地方的 跟那個市場裡頭去 所以我母親 只要一到市場去啊 然後昨天要發生 這種事的話 我母親那天 第二天就很紅 所以市場裡頭的人 就哈哈你那寶貝兒子 又來找你了 你又跑到那裡去了 這樣子 那我母親也唉 生了這個養了這種兒子 實在太遜了是這樣 這是我在讀小學 以來的事情 到了國中還這個心態 雖然壓抑住了 現在已經比較能控制了 但是呢開始怎麼樣 很不爽快 我母親怎麼不見了 這個事情一直到讀高中 才漸漸的就過去這樣 我還記得有一次 我在還沒讀小學的時候 我在北投山上那個 別墅裡頭 我舅舅住在那地方 他替一個美國人 管那個別墅 後來是國家的一個別墅 陽明山管理別墅很漂亮 我一生在那裡的生活 非常非常的快樂 那全部是山林 我一個小孩在山裡頭 跑來跑去很快樂 那麼在那裡生活的時候 有一次我母親 也在那邊嗎 大家都常常來往 常常玩那我去我舅舅家 那我母親呢 不知道怎麼 那個椅子沒坐好摔倒了 我正在現喔 我聽到咚的一聲 我轉身一看 喔我母親摔倒了 我趕快跑過去 像抓狂一樣我趕快 拉著母親媽媽你摔倒了 媽咪媽咪你有怎樣嗎 有怎樣嗎你有怎樣嗎 然後我那個阿姨啊 那個還有 那個阿姨是認的阿姨啊 什麼什麼什麼舅母啊 在旁邊看 小孩子這麼護母親 那麼好吃完中飯的時候 那我舅母就 我舅母也很疼我 我母親在我小時候 常常生病 我母親常常生病 那常常一生病就住院 甚至住院開刀啊 我母親開過刀 我舅舅 來到我說這個地方 然後我舅母舅媽啊 舅媽幫我帶帶我這樣子。

所以也算是跟我 舅媽感情很好 到現在還是 她現在七十多歲 有一點小中風 但是還不錯 還能學佛這樣子 我們感情還是很好 但是呢好歸好喔 她那天吃完飯 就假裝在我面前 我正在玩我還照樣玩 我大概小時候 就只有一件事情 可以做而已 玩 無量無邊的玩玩玩玩 我沒有像 現在小孩子一樣 要學小提琴要彈鋼琴 答答答的的的答答答 沒這回事 我像野孩子一樣 玩玩玩玩不累 不累一直不累就這樣 那我還是出去玩 然後玩的時候 她就故意在我面前 就踫踫摔倒了 然後我呢 我只抬頭看一下 我繼續玩我的這樣子 然後呢 我舅媽就常拿這件事情 調侃我唉呀你這個 小孩子實在太大小眼了 你媽媽摔倒你就這樣子 反而我摔倒你就一點 都不理我這樣 各位我肯定我是一個 無明的傢伙對不對 這些事情都是我小時候 自然發生的沒有人教我 所以這就是良知的問題 你懂嗎 所以說我很承認 我非常理解 人性如果不經過 昇華的話 它相當的自私至少我是 你們大概是 各位大菩薩原諒我 我是沒有什麼智慧 看出你們是菩薩再來 真的我是 我不敢以小人之心 度你們 但我肯定我自己 我是自私的傢伙 所以我後來 痛下定決心學佛 大概也多少有這種意思 我覺得這樣搞下去的話 那我將來愛老婆 也不是愛成這樣 愛我兒子 也不是愛成這樣 那這算什麼啊 簡直是我大好一生 聰明才智完全埋藏在 一個女人二個 或三個小毛頭的身上 實在太不值得了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啊 你看我們的祥因師 來出家不是也想到 這樣的原因嗎 是不是這樣 那至於那傢伙 養了半天問他說 愛不愛爸爸 他竟然也答不上來 你看這個實在是 養這個兒子有用嗎 對不對開玩笑的 比如說這種意思對不對 好所以說知母啊 就我個人小時候的感覺 確是知母是很深刻的 我還記得有一次我 我還沒讀誦小學的時候 我那個住在南京 南京東路三段後面 那個當時 能住那種房子的啊 能住那種房子的啊 是非常有錢的 最近有同學幫我拿去 洗一張相片 重新洗一張相片 那種相片的照相機 當時人家可以買 一棟房子 我父親就買一架 一隻照相機買一棟房子 買一間房子這樣幾乎是 或者一棟這樣 那我父親就有一隻 一種那樣他非常有錢 我小時候到我父親 生意做失敗之前 我沒有吃過白開水 除了吃藥以外 我只要口渴就是喝 美國原裝進口的什麼 純果汁純那個柳橙汁 所以到現在長大 還喜歡喝柳橙汁的 原因在此 我也沒吃過任何牛奶 我只吃什麼呢 那一罐啊 那台幣十幾塊錢那個 美國原裝進口純奶油膏 我沒吃過任何零食 很可怕 業障損了很多福報 沒辦法世俗人。

那麼有一次 就住在那裡的時候呢 我父親就去上班 我母親突然間生病 她生起病來很可怕的 是會無法控制 肚子痛在床上那樣滾 那我呢 媽咪啊要怎麼辦 我就拿那個 我自己小毛巾啊 去蓋住我母親 又把她 那時候很小很小 一兩尺高那個高 小毛頭嗎 那個手小小的手那樣子 還沒上小學 你看會怎麼樣 然後就拿一條毛巾 就蓋那個大人身上 一定很糗對不對 然後就拉著母親拉不動 那我竟然跟我母親講 媽咪你生病沒關係 我去叫計程車 我揹你下去給醫生看 你想一下那個樣子，你看過蠟筆小新，就那樣，你有沒有，媽媽著個好嗎？我看到蠟筆小新，雖然沒有他那麼色，但是基本上是很調皮，跟蠟筆小新一樣，但跟小丸子不一樣，小丸子是女孩，他就像小女孩那樣子，所以知母念恩對我來講，念恩還不會知母，在我小時候的經驗，非常深刻，所以我個人的感覺，一個小孩成長過程，母愛是相當重要，一個完全無私的母愛，還有舅舅的愛，父親的愛，會使一個人不會去懷疑這個世間的一切，對於世間的醜惡面 他不會那麼憎恨 他對人就形成了一種 不要太那個那種感覺 他會比較忠比較敦厚 他不會那麼苛 他不會偏心 他比較會走中道 因為他感受到人性的愛 那種光輝是無限制 這是很重要 而這樣子如果你將來 做了人家師父 你是不是也應該這樣 你才會讓一個徒弟 或讓你的學生在 最開始接觸佛法的時候 感受到一種無私的 一種全般的 沒有目的的 非養兒防老的 也不是為了我 剃度你這個徒弟 將來要接我這個廟 這種內在需求 沒有他沒有任何目的 他只希望你成材 你對他的最大回報 就是看到你成材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其實你能夠 教好你的徒弟 這我深刻感受 這是我的知母的部分 那念恩說實在話 我在什麼時候 才開始念恩 高中的時候是反判族 國高中的時候是反判族國中基本上還好 國中的反判期有了 也不知道什麼原因 我就離家出走 離了一個晚上 我父親跟母親 整夜在外頭找我 找不到我 我跑到那個 我學校躲起來 不知道為了什麼事情 這是我滿深刻的 為什麼不爽 到反判期要小心 國中的時候 自雲這個年齡 自雲你今年幾歲 十六啊差不多就是十六所以那個祥因師 特別注意一下子 他可能會離家出走 啊那麼差不多 他那個年齡對對 離家出走 不過只有一個晚上而已 而且那個時候我感覺 我這樣很爽 我要讓你們大人知道 我的存在就是這種感覺 好到讀高中的時候 我開始懂事 我開始會分憂 一些父親母親的感覺 那時候我父親生活 真的是一敗塗地 我們家人我們家裡 半夜裡有人來敲門討債 把電視機冰箱 一夜之間全部搬走 這樣那個時候我 我跟我父親母親 三個人睡在 同一個房間裡頭 我我沒有自己的書桌 在那個飯桌上面看書。

所以我的近視就這樣 一直加深 本來是假性近視的 後來變成真的近視 就是這樣加深 我考聯考的時候 就在一個跟我父親 共用一個書桌上面 準備聯考 準備高中聯考大學聯考 都是這樣 我是出家之後 才有自己的房間 我出家之前從來沒有過 自己的房間 那我那個 我們家浴室沒有門 是個爛掉的門 必須這樣抓起來用靠的 那裡頭只有 一個五燭光的燈泡 浴室裡頭沒有水龍頭 你想想這叫不叫浴室 那就是在提水進去這樣 我那個年齡 這樣的房子 也不算壞了啊 反正有東西遮雨 就不錯了 那就是這樣 今天大陸應該還是這樣 還有不少地方是這樣 所以我過得慣那種生活 這是原因在此 OK那個時候 我開始分擔家裡的憂惱 我記得我父親 跟我講一句話 他說唉呀你讓我做兒子 實在實在有虧你啊 因為父親不會賺錢 現在生活很糟 他跟我講這話我哭了 我跟父親講 我搭到我父親的背部 爸爸你不要這樣講 你不要這樣講 我覺得我得到很多 我沒有感覺到外面 跟人家比輸人家什麼 我到現在 也是這種感覺啊 因為我得到最好的 父親跟母親的愛 這是真的 所以我父親當時 雖然後這麼講 我印象很深刻 我父親寫給我的信 我到現在還留著 我還留著 雖然沒有常常去看 但說實在話 我還是很懷念我父親 好但是還不能到念恩 念恩都還沒有 我只直覺的感覺長大了 我知道父母親的想法 他沒有念恩 你看看念恩真難 我念恩在什麼時候開始 我對父親的念恩 幾乎沒有發生過 他就往生了 你看很遺憾 但只有對父親行孝 還沒有念恩 我印象最深刻 我跟我父親 好像很貼心的談話是在 成功大學一年級的時候 他來學校看我 那個時候他已經知道 他身體的狀況不太好 但是他還是不照顧自己 他身上自己帶著心臟病 腦溢血的藥袋 隨時帶著 跟他在一個小PUB 一個成功大學 學生專用 學生賣學生為主的那個 那個現在拆掉了 一個什麼呢 一個類似稍高級一點點 的那一種餐廳裡頭聊天 這是我印象最深刻 唯一跟我父親 很貼心的聊天 像朋友一樣聊天 我印象非常深刻 也很懷念 但那個時候感覺 就是懷念父親 跟父親很貼心這樣而已 就這一次這樣 從那一次開始 所以你注意啊 我跟人的相處 我從來沒有設防過 有時候有人會懷疑 我這個人是太虛假了 怎麼可能那麼熱忱熱情 我就是這樣 我跟我父親也是這樣 你知道我回到家裡 後來我父親生大病 回到家裡坐在那屋子 坐在屋子裡頭 就坐在那裡 他就不講話了 他就 有點像我們和尚一樣 他是沒有抖擻 他愣愣坐在那裡 那我一回家 我的感覺怎樣 爸爸過去就抱住他 拍一拍搖搖頭他 我的性格就這樣 我父親讓我抱的受不了 還把我推開這樣子 我性格就是這種 所以一般人 會覺得我好像怎麼 這麼熱情 我就是這麼熱情 性情上如此 好了後來我父親生病的時候 我還沒有念恩 我只感覺啊父親生病了 可能能跟他 在一起的機會不太久 我回來他剛開始躺下去 倒下去就生病 我回來那個 兩個禮拜當中 我把大悲咒背好 我求佛菩薩加被 讓他能夠趕快好起來 那個時候 我算是用力為他想過 之後另外的時間就是 只要我一回來 洗澡啦弄大小便啦 剃頭啦挖鼻子啦 什麼什麼全部我幹 洗衣服啦全部我幹 我就很樂意 但這個時候 還沒有感覺是報恩 我只直覺覺得 那我該做。

所以到我父親往生 說實在話 我對於所謂念恩報恩這件事情 沒有很明確很遺憾喔 所以真的能知母知父是容易的 這我說過 我從高中時候 我開始知父知母 知父知母 但是還不能念恩知恩 念恩報恩 對我父親一輩子 在他往生之前 沒有念到恩過 只知自覺的去照顧他 對他很親切 說實在話對他很親切 他生病了 我反而覺他很可愛 那種可愛不是裝出來 那種可愛 是我自然從我心中流露 覺得父親很可愛 像個老小孩一樣 我自然想親近他那樣 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給父親的感覺 是很踏實的 我沒有任何外在 能告訴我說你必須 去愛護你父親 你必須愛沒有 我覺得任何人 能夠修出這個東西來 那是很重要 但那時候 還沒有強烈的念恩之情 所以那個時候 修道不精進 講什麼修道不精進呢 到了暑假的時候 我父親已經躺下去了嗎 已經生病了 我有一個朋友 同班同學 小學同班同學 國中好像不同班但同校 高中一樣的 師大附中也一樣同校 他叫段彬 這個名字我印象很深刻 他叫段彬這個人呢 知道我要去參加 在大二了要去參加 一整個寒假暑假當中 兩個月我要去參加禪七 佛七觀音七還有 佛學夏令營齋戒會 參加五個會 整個暑假都不在 好像他透過我父親 還有我母親知道我 要這樣做 他跑到特地跑到我家來 他家距離我家呢。

以當時的那個 交通環境來講 差不多有點像 從這裡一直到 台中火車站那裡 那麼遠喔 當時沒有汽車 有很少而要用腳踏車 這種情形 好好特別跑到我家之後 指著我鼻子一直罵 你這個人沒良心 你爸爸這樣的 你還跑去外面 去參加什麼佛學夏令營 他沒有學佛 他就這樣罵 那我跟他講一句話 我說我是盡大孝 我在外面修行 我父親生病 我靠佛菩薩加被 如果我今天 待在我父親這一邊 他的病真的生起大病來 我也沒有辦法 好了事情後來 發生成怎麼樣 發生成我告訴我母親 我去那裡參加齋戒會 參加念佛七 我母親要是看到我 我父親並不穩定的喔 病是不穩定的 有時候一躺下去 就不省人事 一整個早上一整個下午 他就會打電話來跟我講 阿明啊我的乳名叫阿明 阿明啊 你爸爸又怎麼樣了 你趕快在那邊 求大悲咒水求菩薩 你看我母親很冷靜 很有智慧 她不會愛戀我這個 唯一的兒子 她那個時候 還在當女工喔 她一天還要工作 回來照顧我父親 三更半夜 還要給我父親吵這個 你們班長最清楚對不對 真的會吵人 他這樣真的會吵人 我母親就是這樣 身體搞壞 但是她放我去學佛 後來據她講是說 因為她從小觀察我 她覺得她不應該 干擾我學佛 她說她從小觀察我 她覺得我這個人 很貼近佛 像出家人的性格 應該的應該要這麼做 還有我的爺爺 我的外公曾經 跟我的母親講說 你這個兒子 不同一般的小孩 以後好好栽培他 這個話呢 我曾經聽過我舅舅講 我外公這麼講的 好了所以我母親 願意放我出去 但那時候我講那句話 跟我的同學 段彬講那句話 我回憶起來 還不是知恩報恩 那時候我從佛法裡學來 我沒有什麼心 講出那種話 你看好難喔 知恩報恩好難喔 我還是不會我還是不懂 是不是 是這樣的 好一直到我父親往生 我父親往生。

所有佛事我一個人做 在家我一個人做 然後請那個什麼 請了一個從殯儀館 透過葬儀社 請一個我宣告 我警告他一定要請 一個真的出家人來 他果然請了 一個真的出家人 中年出家人來 那出家人一來後看到我 所有的作法就是 標準出家人的作法 還穿出家僧服 出家的僧鞋 剃個平頭他知道我是 他就有點不好意思 趕經懺不好意思 後來最後一場佛事是 念薦食我作維那 在殯儀館我自己 在家人做維那 我那個信基督教的雙胞胎弟弟 給人的弟弟 我也是給人 他也是給人 弟弟在外邊看著 然後我請那位出家人 當中尊 做了一次薦食 就這樣而已 然後我請很多人 喔對對密因師 密因法師 密因法師打木魚 而我做維那 然後那個懺公派密因法師來幫忙 然後那位請來的 出家人當中尊 我唯一的一場超薦佛事 給搞定 剩下來是我帶著 一本『金剛經』 在軍中誦經回向給他 沒有我父親的佛事 是簡單不過就這樣 那好了這樣全部搞完了 我還不知恩報恩 那個心茫茫然然 濛濛頓頓好難 我現在想起來真慚愧 我真愚痴 也真鈍好了接下來 接下來怎麼樣 剩下我母親了對不對 我跟我母親相依為命 我們家被拆了 沒有地方住了 我去跟我舅舅呢 借了一間庫房 那庫房在公寓裡頭的 第四層樓 總共五層樓第四層樓 那個四層樓比如說 這麼大一間的話 比如這麼大一間 他只隔一半給我們住 另外一半還要放東西 隔那一半是用什麼隔的 你知道嗎 你以為像我們南普陀 那樣隔呀壁紙拜託 是用那一片的板子三分 一片而已 另外一邊是什麼 那個支架還在你知道嗎 它不是雙面將角包起來 角你們懂嗎 角聽的懂嗎 聽懂聽不懂 懂嗎那支架木頭 而且那個 沒有修面的那邊 靠我們這邊 有修面的靠怎麼樣 靠他們那一邊 啊那邊所謂他們那邊 也沒有人住呀 就放材料而已啊 他寧可把材料那一邊 弄的漂亮一點 我們這一面呢光禿禿 而且一格格的 也好這樣我好放東西 我就住在那地方 當搬進去的時候 我跟我母親 兩個人睡地上 沒有錢買床舖 後來我去領 從我軍中軍中 軍隊當中我省吃節用 又加上過午不食 所以我省下了餐費 很多錢還有還有 很多的薪水 我一毛不拔的人 我就把它省下來 省下來之後 我就用那個錢 去買了一點點的傢俱 還有一張床給我母親睡 不過我自己仍然睡地上 然後就這樣子 開始準備要出家了 求佛菩薩加被出家 好了後來我母親一句話 好讓你去懺公那裡出家 那我說媽咪 那你怎麼辦 你要知道當時對我來講 是很大的決定 你知道嗎 我小時候 黏我母親黏多緊這樣 我已經剛剛宣告過了 對不對宣告過了 那現在我要離我母親 我呢義無反顧 只想一心只想出家 好了我母親一句話 我母親當時 是守寡了對不對 我父親還欠人家一些錢 她說她自己做女工 然後她一無所有 丈夫死了 唯一的兒子要走了出家 她既不哭也不怨惱 也不煩惱 很冷靜的告訴我 你要出家好懺公那裡 所以她後來有大福報 真的是有大福報。

悟光精舍啊 好多地方來幫她念佛 念三十六個小時 入棺之後 每一天自動有各地方的 居士自動來給她助念 二十個小時 連念七天 我沒有要求他們 自動來 而且歡天喜地的來 還不是被人家叫著來 還爭先恐後的來念她 然後呢後來她骨灰 揉成麵粉要供養到 海洋裡頭去 自然的能夠租得到船 大家也歡天喜地 租著一條船上百人 幫她把那個 那個骨灰送到海裡去 那她自己得來的 你看看那大施捨 把她唯一兒子 在那種情況下捨出 那即使是這樣 我跟我母親 帶我母親出家在 清涼寺的時候 我仍然沒有念恩 我只是老覺我這個母親 唉呀老了沒學佛 我那時候是學戒律 看到我母親真的 沒有一樣是合乎戒律的 出家人我常常去罵她 老菩薩你不要這樣啊 一天到晚買菜 不像出家人常罵她 還是沒有知恩報恩 當然不是罵她 就不知恩報恩 但那種心情 絕然不是知恩報恩 我不曉得回家裡 跟你們的母親父親 是什麼心態 說實在話沒有 好一直到有一天 不知道為了什麼事情 晚上晚課完 在清涼寺晚課完 我把我母親留在 那個大殿外面 就又把她說了一頓 我母親大概給我說的 受不了了 因為她已經開過刀 她不能受到太大的刺激 不能受到太大的刺激 她受不了 她所以她有點 很不能控制 她就說你不要管我了 怎麼一開始罵 就開始罵我 那我乾脆跟她講 你不要罵到比丘 我來用這種道理 來跟她講 不要罵諺比丘 但是就在那一剎那 我突然間看到我母親 這樣說 突然間這沒有來由的 你知道嗎 沒有來由所以我常常說 修行要培養善根 那不是用說的 誰能說我誰敢說我 在清涼寺呢 沒人敢說我的 包括我師父也不敢說我 他說什麼我正當管理 你說我什麼 那時候我是很兇的 沒有像現在 現在不兇了 現在一點都不兇 現在只是兼職 我現在現在我即使 大聲罵人 你們都應該知道 我那個也不是什麼兇啊 那以前真兇啊 那麼呢那麼就那麼就 把她罵了 她就這樣子的反應 那我突然間嚇了一跳 我就跟她講 啊抱歉啊抱歉 我沒有那個意思 你不要那麼緊張 你不要這樣這樣 那她還有點控制不住 就在那一剎那 我印象很深刻 我突然間有個想法 啊母親老了母親老了 我能夠再照顧她的 機會不多了 算了母親能出家 已經不錯了 從今而後 無論她有理沒理 我要知恩報恩 我都要順著她 帶她走向學佛的未來 一直到她往生 我不要在她往生之後 再來後悔 那個念頭就在觀音菩薩 大殿前面 沒有人出現 她這樣子 她也大吼大叫 竟然沒有人出現 好像沒有人任何人 聽到似的 然後就在那個一剎那 我突然那種感覺 那個感覺到我現在 鮮明的在我心中浮現 我就憑那感覺 從那時候開始 我沒有任何的勉強 就像開悟了一樣似的 我沒有任何的勉強 我對我母親的一切作風 完全改變 她幹什麼 我基本上都說好 她跟我講任何的閒話 是非我都像聽一個小 老人小孩 在那邊講話一樣 我都存在一種 這個人很可愛 很有意思啊沒有關係 這種心情 她無論講再怎麼 不合理的事情 再怎麼不合理的事情 我都會我都會覺得 這是一件可愛的人 她講的話不算數 沒有關係 然後她生病她什麼要求 我都不會乃至有 稍微考慮一下的念頭 幾乎沒有第二句話 好好我就做 她要我怎麼樣我就做 只是偶爾講講 你不要那麼累喔 你不要那麼樣 甚至於到後來 我帶她去埔里 要買房子給她住的時候 我都還用車子載她去 從那個什麼 霧社上去一直到最 台灣最高的公路 那個什麼 那個法華師就知道 那個什麼 那個 那裡對不對 然後再上去上去上去 然後最高的然後再回來 帶她去玩一圈 我覺得自然 那個時候真實的感受到 自然的從母親的念頭上 看到了知恩報恩 這個東西 就一直在那裡 我沒有跟我母親 住在一起 我住在谷關她住在埔里 我們沒有住在一起 但那個時候 隨時有那個東西 她的一通電話過來 立刻就順她的意思 要幹嘛就幹嘛 沒有半點勉強 那個知母念恩 報恩的念頭一直在那兒 沒有強烈但就在那兒 好了文凝聚成力量 什麼時候發生的呢 有一天我母親重病 病倒了 她一句話告訴我唉呀 我現在狀況不一樣了 我聽出事情嚴重了 我帶她到我的山上 我谷關那個地方住 我不眠不休的照顧她 照顧她照顧完了之後 她好了一些 她回去回去之後 就有同學來上課 我唯一一次 包括法華師在內 也來也來上課 他是上完課才 來南普陀當學生的 那上課上完之後 她又病發 這次第二次病可不一樣 上吐下瀉等等。

這以後我才寫個文章 她那個時候非常冷靜 然後這時候我知道 已經不可以了 就在她好之後 我們才買妥房子 然後她去住 住到那個房子裡頭的話 事情就發生了 病的很厲害如何如何 元氣不好元氣不好 那麼呢就 開始不好的時候 我去那照顧 我就住在那裡 一住兩個半月多三個月 還是多少 我沒有一天睡超過 四個小時兩個小時 沒有一天這樣幾乎沒有 到後來是幾乎 在拿藥給她吃的時候 我自己都在打瞌睡 我只要屁股一著地 就打瞌睡 太累太累了 沒有個人來代替 而她這是二十四小時的 至於開車時都在打瞌睡 這樣開到台北 去給人家看病回來 都是靠佛菩薩加持 這樣兩個半月不眠不休 沒有一點點怨惱 母親什麼時候好 我什麼時候才解放 我心都不是很清楚 也沒有想到要早點解脫 都沒有這種想法 那是我報恩之處 有一次我母親 我跟她講過這樣 我去外面去法華師住 那個地方 幫她拔幫我母親拔 她很喜歡吃的 那個時候法華師 已經不在了 他已經來讀誦佛學院 那時候還法印住在那裡 那麼拔那個什麼 那個甜菜 我們說那個什麼 蕃薯葉 然後她喜歡吃嫩的 我特別去拔來吃 拔了久一點 我母親呢那時候 藥已經開始發生作用 開始發生作用的時候 她會排泄 她肚子脹的很大 那中藥真的厲害 他能醫 西醫沒辦法醫這種病 她就等死她不能夠排泄 肚子脹大還能排泄 你看厲不厲害 她有那個力量 你看中醫厲不厲害 我親自看到這麼厲害的 西醫沒辦法 然後開始排泄的時候呢 她控制不住對不對 她為了害怕 排泄在那個床上 那個床 是人家捐的一個床 床墊很厚 再排泄下去 整個床都廢了 她為了怕這樣子 她就勉強爬下來 爬下沒有力量站住嗎 她就摔下床下面 排泄了整地 整個地上這樣 我回來的時候 事後我母親好像用一種 很抱歉的眼光看我 我看我的心快碎了 然後我母親 一直用好話來勸 好像要跟我求懺悔似的 說真不好意思 把地上弄這麼髒 讓你這個比丘來替我做 我聽了幾句我就哭了 我跟她講說 老菩薩啊 千萬不要這樣講 我對你報恩都來不及了 只不過是這麼一點點髒 我那裡還有話說呢 我是非常歡喜的替你做 我就是講這句話 我由心由衷的講這句話 我到今天還是講這句話 你看她用一種 很抱歉的態度對我 我心都快碎了 我想怎麼可以 讓我的母親對我 用這種心情呢 她應該很自然這樣子做 就拉了一地都沒關係 這是我應該報恩該做的 我自然現起那個念頭 那時候深刻的驗證了。

這就是報恩 報恩沒有理由 報恩絕對不是施捨 報恩是僮僕 報恩是在下位者 奉誠於上的事 所以佛陀對眾生 行報恩之法門 佛陀並沒有施捨 給我們什麼 佛陀就像 他最純樸的僕人對我們 佛陀對眾生的報恩 也是這樣 你必須把這種事情 擴大到一切眾生身上 當時我體會到這樣 後來在我跟她的 相處當中 我覺得藥的一部分 最主要是我那個念頭 那種無以付加的為母親 的念頭 我沒有出現說我要這樣 我只自然流露這個念頭 我母親產生 很大的精神支柱 後來她幾乎是有這種 開悟的感覺 她在病中 有很甚深的思惟 然後她告訴我一句話 她說我後來她 往生前一個月 病的實在站不住腳 我要去光雲寺主持佛七 我跟她我老菩薩講說 老菩薩看這個樣子 我不能離開你 不能照顧你 那下個月就要去 主持佛七了 恐怕不行 這樣好不好 我跟光雲寺講 要他們另外找人 免得時間太緊迫 他們找不到人 我母親跟我講一句話 她說法師啊 她稱我稱法師 她不稱我法藏師 她稱我是稱法師 說法師啊 現在正是你對阿彌陀佛 表現信心的時候 你都在外面跟人家講 對阿彌陀佛要有信心 你今天是去弘法利生 那是她講法利生 阿彌陀佛一定會加持 我的事情你不用擔心 你儘管去 我聽了這話我心中 慚愧無以投地 一個病人病到這樣子 她那個時候藥 還沒有產生作用 肚子還脹的 像大皮球一樣 有兩個籃球那麼大 脹到這個把肺都頂住 不能呼吸了 但她眼睛發亮 就這樣告訴我 很冷靜的在床上 這樣告訴我 我一聽我慚愧的 我跪在她眼前 我跟她講說 老菩薩憑你這句話 從今而後我不再懷疑 我不再懷疑阿彌陀佛 因為阿彌陀佛在她身上 產生了作用 她能夠信到底 那我還不信 憑你這句話 從今而後我沒有懷疑 好了再過一些時候 不知道跟她聊些什麼 她冷靜的告訴我一些話 她還是一樣 她眼睛非常的銳利 告訴我一些話 她說法師啊你要知道 我呢生病其實是為你的 我說是啊 那時候我已經 知恩報恩了 我已經知恩報恩 我已經知道知恩報恩了 已經發生過 那個她地上拉的很髒的 那個事情之後 所以我已經 深刻感受到那一個感覺。

所以她講這句話 我說對呀 老菩薩 你怎麼想法跟我一樣 我也這麼覺得 你這次的病是為我 我要好好的學習呀 好好的把握啊 我母親說是的是的 我們兩個心有默契 那她繼續就躺 她不能講太多話 她沒有氣脈 沒有力量 沒有力量 好就這樣一直到她往生的時候 我念頭很混沌 所以有一個人來把我脈 就在我母親往生 第二天來把我的脈 那個人是個異人 特異之人 來把我的脈 那個人很高傲 乃至大和尚 他都不一定理 但是他把過 我這個脈之後 後來我來南普陀 他親自來送藥 他跟那個高雄候師姐講 他說這個人真的不簡單 他這樣對我講 我不應該講這個話 他說脈裡看的出來 你知道為什麼嗎 知恩報恩 我母親往生的時候 我心情沒有半點起伏 我覺得一切我該做的 阿隬陀佛我都做了 阿彌陀佛 就在大家 跟她助念的時候 我跪在那裡哭 我不是哭母親走了 我哭說眾生真苦啊 阿彌陀佛 我在那個光雲寺 那尊阿彌陀佛面前 那尊阿彌陀很莊嚴 跪在那裡差不多 凌晨一兩點的時候 他們要我去睡覺 我要睡覺之前我回向 我說阿彌陀佛 請你無論如何 帶我母親到極樂世界 眾生真苦 我願意以此苦回向 我未來的一生 好好的自利利他 那我那時候哭了 也同時發願 願將此願回向我母親 往生極樂世界 然後那件事情我哭之後 也不需要哭 也不需要不哭 就是冷靜平和 把一切該做的 用最好的最好的做完 所以那個時候啊 我在告別式當中 講經說法 講怎麼念佛一心不亂 這樣子 在告別式起高座 弄個高座給我 在告別式當中 坐這個高座 然後比丘比丘尼 有上百人在現場 好多出家人都來 我不認識的人也來 然後我舅舅 我的生父生母也來 就因為那一場 度化了他們 他們看到說 一個人的往生 能夠這麼莊嚴 後事能辦到這麼如法 他們不懂佛法 但是能夠感受到 那種莊嚴祥和之相 班上有去嗎對不對 班長啦只有一個班 目前在的只有一個人 只有班長有去 偉勝師有去就這樣子 偉勝法師有去 就是兩個人有去的 其他人都沒有去 當時的輔導長有去 這樣的度化了他們 那時候很平和 所以他當時把我的脈 覺得 你的脈怎麼會是這樣 像在修禪定的人那樣 很穩很穩很穩這樣 他覺得奇怪 一個人死母親了 應該很而且自己是 孤兒寡女這樣子 寡母這樣子 相依為命感情很深的 怎麼會這樣呢 就是有由於知恩報恩 所以無怨無悔 各位一個人在 臨終的時候 也會是這樣 他對這一生他無怨無悔 所以臨終無恐懼 無罣礙持戒精進 度化眾生的事情做完 你臨終真的無罣礙 因為你不辜負眾生 也不負己靈 能持戒的你都持了 既不辜負己靈 也不辜負眾生 那你臨終還有什麼罣礙 就躺在那兒吉祥臥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沒有誰再來干擾你 該做的你都做了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從我母親往生 我也感受到這個感覺 你可以臨終無罣礙 是可以有可能 這就是知母念恩報恩。

最後做個結論 念恩報恩真的不容易 就在我事實上是到了 清涼寺出家之後 不曉得幾年 好像兩年還是三年 才開始現起這念頭 到了我母親臨往生前 也就是三四年前 我對知恩報恩的體會 才真正進入深刻的階段 進入深刻的階段 也不過三年以內的事 三五年以內的事 好這樣瞭解了嗎 所以這個是 我用我自己的經驗來講 那講道理就是很遠了 講道理就比較遠一點 那麼呢 知恩報恩的原因 也就是這樣 好那麼這節課 將開始而已 就講到這些事情 那麼我想是這樣子 並不是在介紹我 請你記得 我也沒這個意思 事實上我的意思 我剛剛講這樣是說 這知恩報恩這件事情 必須要從自己的 必須要從經驗中談 你講理論 那有什麼理論呢 就是知恩嗎 眾生對我有恩啊 推乾就濕 母親懷胎十月啦 這兒那兒的 這個唉呀 這個好像你們書上 都有寫你們也會了 不必我再多說是不是 我講親自的感受 讓你們知道說 其實知恩報恩不容易 知恩報恩不容易 這樣子我的意思是這樣 那麼知恩報恩 大概是什麼感覺 那種感覺很自然 所以到後來我到現在 想起母親我的書桌上 一定放我母親的相片 我的的夾子裡頭 一定放我 父親母親的相片 看到她就會生起 一個念頭 我剛剛來南普陀的時候 心中還常常念著母親 還常常念著母親 常常叫著母親的名字 直到這最近一年以來 才沒有 那很自然的 後續的作用 那麼這個會不會 貪念母親呢 我自認為不會 因為我常常 注意這個事情 為什麼 我還是念阿彌陀佛 比較強 只是說那種懷念母親 這樣可以這麼說 所以當中有講 尤其是捨無量心 以使知母清淨 這個是我下一節課 會再解釋 為什麼捨很重要 像我剛剛這樣子 知母念母 會不會也須要捨呢 會不會也需要 有可能需要 那怎麼原因在那裡呢 在那裡 哦我們下一節課再談 那麼在此就談到這裡 這節課到這裡邊結束 我們休息十分鐘啊 向下文長付以來日 我們迴向。眾生無邊誓願度 煩惱無盡誓願斷 法門無量誓願學 佛道無上誓願成。自皈依佛 當願眾生 體解大道 發無上心。自皈依法 當願眾生 深入經藏 智慧如海。自皈依僧 當願眾生 統理大眾 一切無礙。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塗苦 若有見聞者 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 同生極樂國。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205
173

